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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晨六时许，台湾“高检署”大批检调人员兵分三路，同步

查抄了台湾《壹周刊》总公司、承印该杂志的秋雨印刷厂及该

刊记者谢忠良住处。原因是：将于当日出版的《壹周刊》根据

负案在逃的“国安局”前出纳组长刘冠军提供的“极机密材

料”，详细报道了该局的“奉天专案”和“当阳专案”，揭发了

年以来设置秘密经费支持情报活动及大搞“金钱外

万册杂志上

当局自

交”的黑幕。

及国家安全”为由，查扣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查，检调人员以“泄露国家机密，危

万多册成品、半成品杂志和印刷

网版，带走了谢忠良的私人笔记和文件，并口头要求不要继续

印刷这一期的《壹周刊》。但是，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刊登有

《国安局奉天、当阳专案大曝光》的《中国时报》抢先上市，

刚被查抄过的《壹周刊》也置禁令于不顾，赶印

万册杂志流入市面。架出售，仅一天之内，就有逾

延宕近两年的“刘冠军贪渎案”至此爆炸性地发展成为

“泄露国家机密案”，台湾政坛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天色很阴沉，浑浊的空气中夹着一些潮湿，偶尔有几滴雨点

砸在脸上，有凉丝丝的感觉。台北的空气夹杂着灰尘，落在衣

服上的雨滴留下了黄黄的斑痕。局长徐筑生衣服鲜艳笔挺，领

带扎得仔细整齐，与他灰暗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目不

斜视，迈着沉重的脚步，跨进了台北“国防部情报局”。

方芳端上了刚冲好的咖啡，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走了。

徐筑生没有一丝血色的脸望着窗外，看了一会儿，又转过身，

雕像般地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前，看着地图一动不动。

工作人员都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放下文件就悄悄地走开，谁

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打搅局长。

方芳跟局长关系很铁，这个时候也拒绝了几个相好要给局

长递话的要求，瞪着眼说，你们别烦局长好不好，就算我求你

们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说不准明天《壹周刊》又要刊登

什么惊人的秘密呢。唉！局长现在也弄不清楚我们还有多少秘

密在人家手里。匆忙从香港赶来的叶炳南来到门口也打住了脚

步，轻轻地推开偏门，朝方芳招了招手。方芳走到门外，一看

是叶炳南，忙问：叶站长，你怎么也回来了？

唉！叶炳南叹了口气，我不回来行吗，《星岛日报》把什么

都刊登出来了，我还能在香港呆下去吗？我来请示，到底该怎

么办呀！方芳耸了耸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谁知道怎么

办？一些点线都暴露了，代号、公司名称、银行账户重新更换

都来不及，完了，一切都完了，几十年打下的基础毁于一旦。

叶炳南咬着牙，眼睛瞪得老大，恨不得把刘冠军撕个粉碎。

“这个不是人操的野种。”叶炳南骂了句粗话，什么不可以

说，说这个干什么？这下好了，大陆、港澳的情报网络全完了。

有多少忠诚分子又要落入中共的手掌，要有多少年才能建立和



省作为试验基地，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这

恢复。唉！国之不幸，国之不幸呀！话未说完，杨六生走了

过来。

叶炳南握住他的手，感慨说：六生兄，你也撤回来了？

杨六生垂头丧气，连连摇头：“我不撤回来行吗，报纸上有

我的名字，我不走，美国人都不干了。”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杨六

生比谁都搓火，本来他的工作开展得顺顺利利的，没想到《壹

周刊》来这么一下，把他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行了，你们都不要发牢骚了。”方芳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说，我进去看看，局长心情好，我就叫你们进去，要是心情不

好呢，你们就再等会儿。两人点了点头。

方芳走进徐筑生房间，看见他正坐在那里喝咖啡，脸色也

稍微好看了些，这才走过去报告说，杨六生和叶炳南来了。徐

筑生点了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方芳不敢再说什么，乖巧地

退了出去。

国情报局巴罗走了进来。

“我的局座大人，怎么哭丧着脸？”巴罗笑吟吟地走到了徐

筑生身边，笑着问，“难道还为那个什么刘冠军事件吗？不要懊

丧，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嘛！这就像打仗，失败一两次算不了什

么，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反击。”

徐筑生没有那么好的心情，走到桌边，倒了一杯咖啡，端

到了巴罗身边，有气无力地说，你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对你，

我没有什么隐瞒的，为了对付中共情报渗透活动，建立长远的

基础情报网络，我们制订了“夏阳”、“黎明”、“先基”、“晨

曦”、“春风”、“复华”六大计划。“先基”计划由我局负责具

体实施，我把

下好了，刘冠军那个王八蛋把我大部分点线都曝光了，让林秋、

李子霖他们高兴得都乐昏了头，我⋯⋯我能高兴起来吗？再要

组织进攻，谈何容易啊！

巴罗笑笑，说出了他的计划。

“这⋯⋯的确是个绝杀计划。”徐筑生看着巴罗笑了，有些

忧虑地说：“⋯⋯就是，这需要一位坚强的人去做。我们这样的

人太少了啊！而且，会不会影响两岸关系？会不会让大陆又拿

这个说事，弄得上面不好说话。巴罗，我有些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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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靠香港的

由我来办，我会让你满意的。

巴罗拍了拍徐筑生的肩膀，安慰他说：“你不用忧虑，一切

上面嘛，你不要管，我现在仍然

是你们局的顾问，你们局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我的学生，我会选

一个精干的人去完成这一使命的。”

“好。如果成功，我会好好感谢你的。”徐筑生脸上终于露

出笑容，他朝送话器喊道，方芳，先让杨六生进来。片刻，杨

六生毕恭毕敬站在两人面前。半个小时后，杨六生从房间里出

来。叶炳南忙问，局长问了些什么？杨六生说，能问什么，还

不是让我赶快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做好收尾工作，下一步怎

么办再说。我看呀！有着光荣传统的军统彻底完了，完了。说

完一步三摇地走了。

叶炳南走进徐筑生办公室。

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连中午饭也是方芳端进去的。到下

午两点多钟，谈话才结束。徐筑生把叶炳南送到门口，握着他

的手说，炳南，军情局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损失不是一年两

年十年八年能挽回来的，希望你能倾尽全力，为我们挽回点面

子，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些人不是吃干饭的，需要局里做什么

就说，在可能的范围里，我将大力支持。记住，这次局里派巴

罗先生负责这个计划，你们一切都要听他的，严守秘密。有些

事，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局座，你放心，炳南不会辜负你的期望。”说完，叶炳南

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脚后跟“啪”地一个立正，一转身，和

巴罗一块走了。

省画了一个大大的叉，这才

徐筑生又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前，许久，他从桌

上拿起一支红色炭素笔，使劲把

笑了。

省国家安全厅，这几天也忙得不可开交。厅

长林秋、副厅长楚湘、东昌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李子霖、处长南

兰等人，一个个笑逐颜开，乐得合不上嘴。顺着《壹周刊》公

布的公司，他们几乎没费多大劲儿，顺藤摸瓜，就把军情局在

省的代理公司清理干净了。该抓的抓，该捕的捕，该驱逐出

境的驱逐出境。



“我们要好好感谢刘冠军啊。”南兰笑着对李子霖说，这样

一来，他们要重新打基础，重新建网点，我看没有三年五载他

们形不成新的网络。三十多岁的南兰，精明强干。比南兰小几

岁的成名，高高的个子，削瘦的脸，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听完南兰的话，也笑着说，可不是吗，叶炳南这下哭都找不

到地方，上次毛柏顺侥幸从东昌逃脱，我看他再也不敢来了，

我们的确应该给刘冠军记一功，还有港澳台那些报纸，他们帮

了我们大忙啊！

李子霖告诫说：“你们可不要太得意了啊！”

四十刚出头的李子霖，中等的个子，胖胖的脸，很忠厚朴

实的样子，似乎与那种精明强干的形象沾不上边。但是，他却

在这个岗位干了快二十年，是系统里公认的反间谍专家。他听

完两个人的话，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一份情况通报递给南兰，

严肃地说，我们虽然破获了不少窃密的案子，但从刘冠军这个

案件来看，我们坐卧不安啊！竟然有这么多代理公司在我们鼻

子底下公开地搜集情报，我们的基础调研工作，我们对“三资”

企业的了解，都存在着重大问题。一个情报机关，靠对方的失

误来取得胜利，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南兰，你肩上的担子不但

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明白吗？

“明白。”南兰站了起来。她一目十行地看了看通报，收起

了脸上的笑容，点点头说，局长，我明白你的意思，叶炳南和

毛柏顺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他们还有可能采取新的办法，东昌

市可能还有他们的点线。我们跟叶炳南、毛柏顺打交道也不是

一年两年了，他们会有两条线，甚至是三条线，刘冠军说的只

是代理公司一条线，我不会掉以轻心的。

“那就好。”李子霖点燃了一根烟，交待南兰说，明早我要

到厅里汇报工作，商量下一步工作计划，你把处里的工作安排

好，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松，记住，徐筑生不是傻瓜，叶炳南

也不是无能之辈，还有那个毛柏顺，都是军情局的精英，他们

不会让你开心太久的。

告辞局长，南兰回到处里。

欧阳程瑞走了过来，这个比林秋、李子霖年龄还大的老同

志，默默地把一份报告交到了南兰手里，看了她一眼，欲言又



止，南兰笑了：“欧阳，你是老同志了，有什么话就说吧。”

欧阳程瑞忧虑地说，我看很多同志有一种可怕的情绪，认

为刘冠军案已经把间谍组织打扫干净了，基础工作就可以不做

了，有的同志还说，做基础工作，几年也结不了果，倒不如来

快的，选一些重要线索查查，不重要的就放放。我干这个已经

干了一辈子了，我明白一个道理，任何线索没查之前都无法判

断它是否有价值。如果我们放弃一条线索，就有可能漏掉一群

大鱼啊！南处，你可要保持头脑清醒，下面糊涂没关系，你要

糊涂就麻烦了。

“欧阳，谢谢你的提醒。”南兰认真地点着头，过几天我就

在处务会上专门说说这个问题。欧阳，希望你以后经常提醒我，

我年轻，当处长也没有多长时间，你是看着我走进这个门的，

千万不要看着我走的不对也不说啊！

欧阳程瑞点着头，认真地说：“不会的，我一辈子的奋斗就

是要保卫国家的安全，我不会看到有危害国家安全的事而无动

于衷，不要说你，就是李子霖，林秋，我也不会客气。”

南兰敬佩地点了点头，看着他的背影远去。欧阳程瑞是位

老同志了，听李子霖说，他曾经是林秋的师傅，林秋进入公安

机关时，欧阳程瑞就带过他。后来，林秋调入国家安全机关，

也把他带过来了。南兰很敬重他，什么事都跟他商量，听取他

的意见和建议。她知道，欧阳程瑞有很多经验都是用血的教训

换来的。

她坐到办公桌前，认真研究下一步工作。



成名走了进来：“南处，去预审处吗？”

“走吧，我看看毛柏顺是如何做工作的。”南兰抬起头来，

收拾好东西，拿了包就往外走。她坐在车上，成名这才介绍了

案情。他说，据唐人交待，宋鸿达是最早来东昌市投资的台商，

来之前，毛柏顺找到宋，要安排一个人在他身边，宋考虑自己

的财产都在香港和台北，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毛柏顺安排的人

叫梅芊，绰号“青蛇”。梅芊来到东昌市后，活动猖獗，宋鸿达

害怕了，又不敢说什么，就在这时，毛柏顺悄悄地来到了东昌，

要求以宋鸿达的名义再组建分公司，由他派人来，被宋鸿达拒

绝了，后来又谈了几次均没有结果，不久，宋鸿达就不明不白

地死了。所以，唐人讲，宋鸿达是毛柏顺杀的，目的是给台商

一个警告。

“是毛柏顺亲手杀的吗？”南兰问。

成名耸耸肩：“这个唐人不敢肯定，那时，他只是宋鸿达公

司的一个副总，恐怕不会什么事都知道得那么清楚吧。南处，

到时你问问。”

南兰没有再说什么，把头靠在汽车后背上，闭上了眼睛。

一年前，鸿达公司董事长宋鸿达被杀，在台商之中引起恐惧，

公安局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线索，那个梅芊也不知去向。公

安局把案子移交到国家安全机关，也没有查出什么。这次刘冠

军公布的案子，里面就有鸿达公司，唐人升任总经理，自然逃

脱不了干系。

汽车开进了预审处。

唐人被带到了南兰面前，这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头发已

经掉的差不多了，除了脑袋周围还有几根稀疏的毛发外，头顶

光亮。唐人见过南兰一面，知道她是处长，一看见她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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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点头哈腰，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唐人，你要老实说。”南兰盯着他。

唐人连忙点头：“知道。南处长，我可什么都交待了，你问

成先生，我还为他们保什么密呀，都这个样子了，保也保不住

了，是吧。董事长的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那我问你。”南兰直奔主题：“那个青蛇是回香港了还是在

大陆，宋鸿达是毛柏顺杀的还是青蛇杀的？”

唐人脸色苍白，哆嗦着说，南处长，我哪知道是谁杀的呀！

董事长是被枪打死的，肯定是死于青蛇之手，不过，那几天毛

柏顺也在东昌，董事长一死，他就回香港去了。我⋯⋯我哪能

弄清是谁杀了董事长，要不，我早就跟公安局说了。

“青蛇还在大陆吗？”南兰问。

唐人摇着头：“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听香港的同事说，

青蛇是军情局有名的杀手，她和白蛇是香港站著名的姐妹花。”

“白蛇是谁？”南兰问。

唐人看了一眼南兰，低下头，说，白蛇叫冷燕，是毛柏顺

的情人，我没有见过她，听说这个女人精通易容术，没有几个

人见过她的真实面容，我⋯⋯我也是听说的，你们可以调查。

南兰又问了一些其他情况，就让唐人走了。

“毛柏顺⋯⋯”南兰心里默默念叨。

成名慨叹道：上次我们要是把他抓住就好了。这个魔头，

搅得我们不得安宁。下次他再来东昌，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抓

住他。否则，他又要在什么地方给你来一下子，我们又要紧

张了。

南兰叹了口气，说，抓住毛柏顺，没有那么容易啊！他是

只老狐狸，又是职业特工，是不好对付的。成名，抓紧审问唐

人，看看还能从他嘴里掏出什么东西。我总觉得，青蛇不会离

开大陆，毛柏顺也不会因为刘冠军案而就此罢手。我们要百倍

提高警惕。

南兰回到局办公大楼，还没有进门，就看见局政治部主任

陪着一位年轻的男子走了出来，南兰一看，这不是共青团东昌

市委书记杨少白吗？比南兰小几个月的杨少白，是她的老熟人，

两人都曾在省委党校学习过，关系蛮好的。她赶忙走了过去，



握着他的手说：“杨书记，到我们局考察来了？”

杨少白笑着说：“南姐，你喊我书记干什么？叫我少白就行

了。”他一边走一边说，我真羡慕你们的工作啊！听主任说，最

近你们大面积丰收，好。改革开放了，有些人以为天下太平了，

什么密也用不着保了，这是一种可怕的思想。树欲静而风不止，

有些人是不愿意看到我们中国强大起来的。南姐，有空到我那

里坐坐，我对你们的“故事”很感兴趣。

“会的，会的。”南兰笑着说，你是我们东昌市的未来嘛，

以后还要仰仗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杨少白摇了摇头说，南姐，你也学会说官话了。我现在肩

上的担子就不轻，能把现在的工作做好我就心满意足了，可不

敢想别的。当然，如果组织上把更重的担子给我挑，我也不会

推卸，我早就把一百多斤交给国家了。你说呢？

三个人又随便聊了几句，主任就把杨少白送上了车。

“南兰，你的这个同学不简单啊！”

南兰不解地问，他怎么不简单了？主任摇着头说，你这个

南兰呀！装糊涂是吧。市里上上下下都在传言，杨少白很有可

能在下一届市委班子选举时出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或者组织

部长一职，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像我们这

样的老同志是该走了！主任有些感触，没有再跟南兰说什么就

上楼了。

南兰走进办公楼。她本想到李子霖办公室汇报一下这段时

间的工作情况，却在走廊里碰上了省厅副厅长楚湘。楚湘正带

着人在局里检查工作，看见南兰从门口走过，马上把她喊住了。

他悄悄对南兰说，我这次来市局，主要是考察干部，我觉得你

的年龄、工作能力都是一流的，这次刘冠军案件，你们处贡献

最大，这些都对你的晋升有好处，⋯⋯只是有一句话我想告诉

你，局里有好几位领导呢，你不要跟李子霖走得太近，会让人

家说闲话的，从政嘛，是要跟紧人，但也要看跟紧谁。李子霖

在局里有些家长制作风，容不得别人有其他意见，群众有反映，

你要注意这些。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怕毁了你的政治前途啊！

楚湘语重心长，说得十分诚恳。

“谢谢楚厅长。你放心，我虽然不懂得官场的是是非非？但



我懂得做人的基本原则，你放心好了，我会注意的。”南兰讲得

很委婉。

“那好，那好，你去吧，我看子霖在等你。对了，南兰，我

今天跟你讲的话，只是我个人的意思，不代表组织，你记住就

行了，不要告诉别人，有什么事儿就来厅里找我。我楚湘虽然

不是厅里的老人儿，但我在市委还是有些关系的。好了，说多

了，走吧。”楚湘亲切地握了握她的手，把她送出门。

离开楚湘，南兰笑了。她明白楚湘的用心，她也知道楚湘

在市委市府是有些关系，李子霖是没法与他相比。她更知道李

子霖把心思全用在工作上，根本就没有空隙去干这个。只是她

弄不懂的是，为什么官场上有这些是是非非？为什么我们就不

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为什么投机钻营的人仍然官运

亨通？她为此只有长长的叹息。

李子霖看见南兰脸色有些不对，也没有问。南兰坐在他面

前，向他汇报了近期处里的工作安排，说了对唐人的审问情况，

也谈了欧阳程瑞的话。李子霖听完，脸上依然是那样平静，点

燃了一支烟。

“南兰，你们处是局里工作的中心处，担负着重要的反间谍

工作，我不想说更多的，只希望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个职务。

反间谍工作是长期复杂多变的。刘冠军案件只是一个意外事件，

他们仍然会想方设法对我们渗透，这一点你务必记住。我们天

天在谈对祖国的忠诚，说实在话，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信念、理

想支配的。没有信念，我们形如走兽。好了，不说了，回去后

抓紧工作。”李子霖挥了挥手，也不看南兰，低下头看着文件。

南兰说我走了，他嗯了声，眼睛仍然没有离开文件。

南兰回到处里，刚坐下，丈夫曾平的电话就来了，曾平告

诉她，今晚不回家吃饭了，外省市组织部来了几个外调人员，

我要接待一下。曾平在市委组织部当处长，平时工作挺轻闲的。

南兰嗯了声答应了，然后把楚湘跟她说的话告诉了他。曾平沉

默了片刻，关心地说，楚湘在市委市政府关系网复杂，据传闻，

他早就不愿当那个省厅的副厅长了，想取代李子霖。虽然职务

都是副厅，但李子霖实权在握，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劝你还是

不要得罪他为好。李子霖是个反间谍专家，这没的说，但在官



场上肯定不如楚湘，太多太多的经验，太多太多的教训都说明

了这一点，你明白我的话吗？曾平声音有些大。

“我不明白。”南兰明知丈夫的话有道理，但听起来就是有

些别扭：“我看你是越做干部工作，越油滑了，没有半点原则。

我也弄不清楚你们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是什么？好了，有话回

家说吧，我忙着呢。”南兰不高兴了。

“南兰，你不懂官场上的是是非非。我知道你热爱你的工

作，但你不要忘记了，你首先要保住你的职务，或者说拥有更

大的权力。你不要以为想当官有什么错，一点错都没有。你的

理想，你的抱负，都要靠权力去支撑啊！”曾平越说越感慨

万千。

南兰不想闹什么不快，搪塞了两句就挂了电话。她看了看

表，处务会的时间到了，这才收拾东西，拿着笔记本走进了会

议室。参加会议的有副处长和各科科长，她特地把欧阳程瑞喊

了进来。会上，传达了李子霖关于处里工作安排的意见，安排

了下一阶段的工作，请欧阳程瑞专门就目前的工作情况谈了几

点意见。最后，南兰在会上强调，各科的基础工作绝不能放松，

对每一条线索都要一查到底，绝不能在思想上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任何疏忽都可能会铸成大错。

会议一散，她马上召集几个骨干，布置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风暴正在向她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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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黑钱啊！台湾用金钱笼络布什班子啊！动用 万元

香港人起得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购买报纸，看看今天

有什么重要新闻。快节奏的香港人，实在活得累，连吃早点都

闲不着，一边吃一边拿着报纸或杂志看，要不就看电视新闻，

六合彩、赛马、大大小小的演唱会，让你眼花缭乱，忙都忙不

过来。

大东公司副总经理毛柏顺刚走到楼下，夫人高清就喊：“柏

顺，药还没带呢。”毛柏顺停住了脚步，等着高清。高清蹬蹬地

跑下了楼，气喘吁吁地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什么忘了也不

能忘了带药呀！她嗔地埋怨他，把一盒“速效救心丸”塞在他

西服口袋里。

毛柏顺皱了一下眉，看了她一眼，又摇了摇头说：“我跟你

说了，不要买大陆的药，省得人家说我又向着那边。”

高清嘴一撇，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只要药有效，你管它是

共产党的还是民进党的。药是救命的，跟政治联系不上。对了，

你可要早点回来，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年的纪念日，我等着你。

毛柏顺心事重重的样子，鸡啄米似地在她脸上吻了一下，就

走了。

车开到花园大厦附近，就走不动了。毛柏顺停下车，打开

车窗，望着过路的人问，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走不动了？一个

老者摇着头说，完了，彻底完了，民进党比国民党还腐败，这

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毛柏顺还没有反应过来，卖报声就传

了过来。卖报了，卖报了，《星岛日报》又有新闻了，李登辉非

法挪用

接待福特，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决策啊！买一张吧，绝对内幕，

绝对机密！不可错过啊！卖报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让你一听就

生烦，弄不清楚是新闻界的炒作还是真有其事。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

毛柏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还是掏钱买了一张。一看，

脑袋就嗡的一声。《星岛日报》用影印件的方式，刊登了台湾当

局用“秘密账户”收买美、日政要的“外交机密”，大东公司

名列其中，说大东公司就是军情局香港站，并点了叶炳南、毛

柏顺的名字。

“这伙叛逆！”毛柏顺咬着牙骂道，多少年的辛苦奋斗建成

的点线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他一边开着车，一边想：完了，

一切都完了。在这样的队伍里混日子有什么意思，还不如⋯⋯

他想到这里，突然调转车头，又折回了家。

高清看着去而复返的毛柏顺，惊诧地问：“柏顺，又丢了什

么东西？慌慌张张跑回来干什么？”

毛柏顺一把抓住她的肩，摇着说：“高清，跟我一块回大陆

吧。军情局完了，一切都完了。”说完把报纸上的要闻跟她说了

一遍。

高清用手帕擦着他的脸，平静地笑了，柏顺，碰上了什么

不顺心的事，让你这样心烦。你不要忘了，你是军情局一手培

养起来的，你手上有几条人命，共产党会放过你，会对你好？

况且叶站长也不是等闲之辈。听我的，不要胡思乱想。纵然军

情局工作受了挫折，也不至于倒台。台湾不会独立，大陆也不

敢进攻台湾，我们这辈子会平平安安地过的。

“算了。”毛柏顺拨开她的手臂，断然说，人各有志。高清，

我们各走各的路，家里的存款留给你，

了。说完，他从桌子上拿出一叠材料，又打开保密箱，拿出一

捆照片放进了公文包，转身要走。

“你⋯⋯你不能这样呀！”高清被这突然的变故弄得一时僵

住了，等反应过来后就嘶哑着嗓子喊了起来。她紧紧地抱住毛

柏顺的腿，哭着说，你不能说走就走呀！十年的夫妻，就⋯⋯

就这样完了？你就这样狠心地抛下我不管了？柏顺，我从来也

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个懦夫，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管。你的

儿子还在台北，你难道连他也不要了？你⋯⋯你真是让我失望！

毛柏顺长叹一口气，俯下身子，把她抱了起来，擦干了她

脸上的泪痕，吻着她冰凉的脸，动情地说，高清，我是爱你的，

一生一世爱你。但我⋯⋯我是个男人，男人，懂吗？男人就是



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雁，无论天空乌云密布，还是暴风骤雨，他

都要展翅飞翔，直至死亡。这就是男人。你是我最爱的人，无

论我走到那里，我心中只有你一个人。听话，让我走吧。

“不。”高清抱着他的腿不放：“柏顺，除非你杀了我，我不

会让你离开我的。”

毛柏顺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把她扶了起来，让她坐下，

心平气和地说，《壹周刊》和《星岛日报》把军情局那点底细

全抖了出来，大东公司名列其中，你知道吗？这样的外围机构

要多少年才能建立起来，跟着这样的政府有什么前途？据说刘

冠军那个混蛋已经把很多秘密复制成光盘，我们弄不清楚他又

要抛出什么东西。民进党政府给台湾带不来幸福，他要把台湾

带到毁灭的深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陪葬品呢？

不。高清双手绕住他的脖子，坚定地说，你说得再好听，

我也不会放你的。我们家在台北，儿子在台北，我们的一切都

在那里，你叫我怎么放得下心。柏顺，你听我的，不要为了什

么理想去奋斗。理想是个什么东西，好好地活着才是惟一目的。

毛柏顺知道无法说服妻子和自己一块走，他苦苦地笑了一

下，突然，把高清按在椅子上，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根绳子，

把她捆在椅子上，高清就不能动了，坐在那里嚎叫。毛柏顺对

她说，对不起，高清，我只能这样做了，你保重。说完转身下

楼，消失在茫茫的车流中。

高清挣扎了一会儿，手就够到了电话机，她拨通了叶炳南

的电话，哭着说：“叶站长，柏顺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

要投奔共产党。看在你们共事多年的份上，赶快拉他一把，劝

他回来，千万不要伤害他。”

“高清，你冷静点儿。”叶炳南声音低沉地问了事情经过，

就挂了电话。

毛柏顺出门就把车开得飞快，从铜锣湾皇后大道中环路通

过海底隧道直奔九龙罗湖口岸。车行至影都影剧院附近，叶炳

南的电话就打来了。他口气柔和地劝道，毛老弟，不要做蠢事，

这样会毁了你和你们全家的。你要想清楚，你手上沾满了共产

党人的鲜血，他们会有好果子让你吃？不要做梦了，回来吧，

就当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毛柏顺一边开车一边冷静地说，叶站长，我知道你拿我当

兄弟一样看待，我不会忘了你的情义的。古人云：良禽择木而

栖。我非良禽，但也不是笨鸟，我当然要寻找一处任我飞翔的

天空。对不起，谢谢了。叶炳南暴跳如雷，吼道：姓毛的，你

不要给脸不要脸，我是看在我们十几年的情分上，看在高清对

政府忠诚的份儿上，才这样劝你，否则⋯⋯我再给你几分钟时

间考虑，你想好⋯⋯

“用不着。”毛柏顺果断地说，叶炳南，你不要忘了，香港

现在是在大陆管辖之下，乱来恐怕对你没有半点儿好处。说完

挂了手机。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他一看就知道是谁的电话，

声音柔和地说，白蛇，你难道也要劝我回去？

“柏顺。”一个女人的声音温柔地传来：你难道忘了我们在

山竹山庄立下的誓言，你忘了我们相爱的那些美好的日子？柏

顺，我是爱你的，生生死死爱你，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呢？我们与大陆斗了半辈子，难道要成为被世人唾弃的叛徒？

你做间谍也多年了，你知道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回来吧，

让我们联手，创造间谍史上的奇迹。

毛柏顺哼哼地笑了，白蛇，我知道你是个出色的间谍，但

你不要忘了一句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就这样的政

府，能创造出什么奇迹？我对前途完全绝望，让我走吧，我走

到哪里也不会忘了你带给我的快乐。毛柏顺不愿听她的劝告，

干脆关了手机。

汽车刚过九龙坑，几辆汽车就追上来了。枪声一下紧似一

下，打得玻璃和钢板啪啪响。毛柏顺冷静地开着车，脸上没有

一丝紧张，等汽车快追到时，他突然调转车头，往回开。后面

的汽车来不及刹车，有的撞到山崖，有的掉下了山沟。毛柏顺

又转回来，顺着山路往前奔。

作为职业特工的毛柏顺，显然对这些追杀再熟悉不过了，

他很巧妙地一一躲过。而作为他上司的叶炳南，更了解部下的

思维方式，毛柏顺的车刚进入罗湖口岸停车场，几辆汽车就挡

住了他的去路。他毫无办法，只好停下来，拿好皮箱走下汽车。

迎面走来的是他的同事，有“独狼”绰号的杀手皮亚夫。矮个

子的皮亚夫这次没有拿枪，带着五六个人空手走了过来，很疑



手枪，对准独狼等人。

惑地问，毛兄，叶站长说你背叛政府，是真的吗？要说别人这

样做，我信，你老兄，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你的手上沾满了他

们的血。毛兄，我从不相信你会背叛政府！

毛柏顺冷冷地说，叶炳南说对了，我对军情局已经完全绝

望，我要走了，你老弟要想立功，就把我的项上人头拿去，我

毛柏顺要是眨一下眼，就不是娘养的。

皮亚夫倒退三步，眼睛里露出惊诧之色：你⋯⋯你真的是。

唉！你到底哪根神经错乱了？毛兄，纵然你要走，我也不会阻

拦你。你看，我连枪都没有带。毛兄，为弟的还是要劝你一句，

回去吧，大陆到底能比台北好到哪里去？

毛柏顺喝道：“独狼，你站住，我知道弟兄们执行公务，没

有办法，人各有志，不可强留。今天我得罪弟兄们了。”说着从

身上掏出一支瑞士席格索尔九毫米

“独狼”傻了眼，嘿嘿地一笑，毛兄，想不到你为今天的行

动作了如此周密的准备，连特别空勤团使用的家伙也弄到了。

好，好，你狠，你狠。说着倒退几步，让出一条路。

毛柏顺刚走到独狼边上，独狼眼皮就眨了几下。毛柏顺警

告：独狼，我知道你眼皮在跳，又想杀人了，是吧。记住，我

救过你的命。不要逼得鱼死网破。

独狼哈哈地笑了：“知我者，大哥也！好，一命换一命，省

得外人说我独狼不仗义，你走吧。”说着一挥手，让毛柏顺

走了。



毛柏顺挣脱他的手，

毛柏顺刚跨进检查站，叶炳南就赶到了。

他来不及训斥皮亚夫，就急匆匆地闯进了检查站，对着检

查站人员说，对不起，先生，我是毛柏顺的哥哥，他跟家父闹

了点小矛盾，要离家出走。检查人员正在看毛柏顺的身份证，

一听他的话，都停住了手，看着他。叶炳南走上前，拍拍毛柏

顺的肩，走吧，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了，跟我回去吧。

嚷道：“他⋯⋯他不是我哥哥，他是军

情局香港站站长叶炳南。”边上的人一听到他的话，就有几位香

港警察和大陆武警走了过来，把叶炳南团团围在当中。

“你⋯⋯”叶炳南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柏顺，我对你不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完又对着过来的人说，不错，我是香港站

站长叶炳南，他是我的部下，你们大陆不是讲究两岸团结吗，

为什么要策反我们的人，难道这就是你们的政策？”

“住嘴。”一位佩戴警督警衔的人走了过来，警告说：“不要

在这里搅乱视线，什么大陆、香港、台北，这里的人都是中国

人，我不管这位毛先生是不是你的人，他持有合法证件，符合

返回大陆的条件，你无权制止，明白吗？”

还未待毛柏顺从惊恐中反应过来，一个漂亮的女人风风火

火地从外面冲了进来，疯一样倒在他怀中，泪流满面地说，柏

顺，你⋯⋯你就这样抛弃我不管，你真的被他们赤化了，那边

就这样让你放不下。亲爱的，听我一声劝，不要抛弃爱妻亲子，

不要让一个女人为你心碎。毛柏顺抚摸着她的头，动情地说，

白蛇，原谅我，原谅⋯⋯你会明白我这颗心的，你⋯⋯你会明

白的⋯⋯话未说完，叶炳南一挥手，几个人从两侧冲了上去。

“不要过来。”毛柏顺嚎叫着。一把抓住叶炳南，掏出手枪，

对准他的脑袋。警察和武警哗地一下散开了，都掏出枪，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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